
位于柳埠的婴儿安全岛，距离
济南市区较远，当初选址在此主要
是考虑到和福利院紧挨着，便于第
一时间处置被遗弃的孩童。婴儿安
全岛在一片争议声中进行试点，早
前广州的婴儿安全岛迫于被遗弃的
孩童过多而关闭，至于济南婴儿安
全岛的命运，更多的人原本期望能
够走出不同的路径。

济南市婴儿安全岛自6月1日
启用以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较于相似性最高的石家庄婴儿安全

岛运行两年至今，济南婴儿安全岛
的命运线却出现突变，转向广州婴
儿安全岛的结局。

“建这个不就是接收弃婴的
吗?”许多弃婴家长这样认为。有着
童话般装饰的济南婴儿安全岛，经
历难以承受之重。短短11天迎来超
百名弃婴，远超2013年全年68名的
接收总量，达到济南市儿童福利院
预设的接收限值。弃婴数量激增，不
是安全岛设立的初衷，更不是对弃
婴行为的纵容。

蓝翔，

问题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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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被““遗遗弃弃””的的
婴婴儿儿安安全全岛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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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李阳 王建伟

12月28日，山东蓝翔技校校长
荣兰祥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正式终
止。

打架离婚的家庭纷争、人大代
表超生的个人荣耻、备受争议的管
理方式……一场“跨省打架”风波让
荣兰祥广受舆论关注，蓝翔技校也
应声躺枪，面临有史以来的最大一
场危机。

30年前，农民出身的荣兰祥前
往郑州和北京学习油漆和沙发制作
技术，学成技术又嗅到商机，夫妻二
人来到济南租教室，创办培训学校。

办校30年后，蓝翔拥有5个校
区，年培训学生3万人，并开始涉足
房地产等多种产业。孔素英曾告诉
本报记者，蓝翔30多年的发展，几乎
一路顺风顺水，之前并没有遇到大
的波折。

今年9月，蓝翔技校老师带领学
生，赴河南商丘“打扫卫生”。“跨省
打架”后，家暴、超生、三个身份证等
关于荣兰祥本人的丑闻相继爆出。

风波乍起，夫妻二人一个避开
个人敏感问题而只谈学校和职业教
育，一个只想谈个人问题而不愿谈
及学校。策略不同，却又殊途同归。
希望蓝翔技校好好发展下去，似乎
是这对夫妻之间仅存的一点共识。

爆出丑闻后，在个人问题上，荣
兰祥辩驳不得，败在下风。沉默，成
了荣兰祥迫不得已的选择。

“我不希望蓝翔倒了，这里面也
有我的心血。”孔素英说。出于对蓝
翔的保护，孔素英并不希望夫妻二
人之间的“战火”波及学校。

“把学校和个人分开来看。”这
也是荣兰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所一
再强调的，然而，事与愿违。最终，蓝
翔抢了兰祥的风头，而这并非荣、孔
二人所期望和能控制的。

荣兰祥出事，本来就在公众面
前保持神秘的蓝翔技校，再次触动
了公众好奇的神经。带有强烈荣氏
性格的蓝翔技校，被卷进舆论大潮。

荣兰祥回应近期的舆论风波是
“灭风”，坦言学校发展遇到了危机。
在道歉信中，荣兰祥更是直呼“蓝翔
不易，恳请理解与支持”。

“个人是个人，学校是学校。不
能因为校长出现点问题，就否定了
这所学校。”面对风波，蓝翔校方称，
他们希望公众对蓝翔有一个客观公
正的评价，而不是揪住问题之后，一
棍子打死。

本报记者 杜洪雷

命运线突变，重负之下难以承受

门槛越设越高，终究不是“救命岛”

以安全岛为中心，遗弃行为杂
乱、无序、毫无安全可言地发生着，
而且相关部门的后续应对显然有
些迟滞。

越来越多的外地人驾车，甚至
不远千里地坐火车赶至济南婴儿
安全岛，认为将孩子放在这里能够
得到更好的照顾。

此外，被遗弃的孩子不仅是婴
儿，甚至出现了10岁的儿童。儿童
福利院方面曾经多次表示，原则上
只接收1岁以下的婴儿，可实际上
根本无法实现。

为了应对无序的局面，济南市
儿童福利院将开放时间进行限制，
调整为早9：00至晚5：00，夜间关
闭。同时，实行身份信息登记，原则
上只接收本市户籍婴儿，不配合身
份登记的拒绝接收。

即便如此，依然有众多的人将
安全岛当成了“救命岛”。脑瘫、唐
氏综合征、先天性心脏病乃至胆道
堵塞等各种疑难病症，让众多家庭
陷入困顿之地。缺乏对重残儿童的
福利体系支撑，婴儿安全岛成为最
后的出口。

安上栅栏拆除标识，淡出公众视线

当安全岛前面设置上一道不
锈钢栅栏后，挡住了它原本开放的
大门。“我们没有关闭婴儿安全岛，
只是不想再成为焦点。”儿童福利
院的工作人员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随着婴儿安全岛淡出公众视
线，其接收的弃婴数量也在减少。

“现在弃婴的数量几乎和婴儿安全
岛开放之前一样了。”一位熟悉情
况的人士说。这一点，连附近的饭
店老板都体会到了。

12月16日，婴儿安全岛再次出
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来自龙口的男
子吴建国（化名）带着其自称捡拾

的艾滋男婴，来到儿童福利院试图
将男婴放置在安全岛内，但是工作人
员并没有接收这名艾滋男婴。“我们
之前也接收过患有艾滋病的弃婴，但
都是派出所送来的，不是我们不收，
必须走合法程序才能收。”工作人员
解释。在婴儿安全岛刚刚开放的时
候，他或许可以走进那间粉红色的
小屋。

12月22日上午，再次来到婴儿
安全岛，它依然突兀地矗立在省道
的旁边，原来的标识都已拆除，门前
的不锈钢栅栏反射着太阳光。走近一
看，窗口已经覆盖了一些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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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个路

入冬日，济南南部山区寒风瑟瑟，穿行在103省道的
车辆急速地驶过一个粉色的小屋，少有好奇的人们
会减速瞄一眼。婴儿安全岛，经历了开放初期的喧嚣
和争议之后，随着一道不锈钢栅栏的阻隔，潜伏在路

边，甚至连旁边饭店老板都说人们已经忘了这里了。济南婴
儿安全岛，已无法呵护更多不幸的婴儿，但作为一次尝试，它
留给我们的，除了感慨，更多的应该是对福利体系的反思。

进

婴儿安全岛刚刚开放时，家属都能够比较容易把孩子送进去。本报记者 戴伟 摄

大事记

5月31日早晨5时30分左右，距离
济南市婴儿安全岛正式启用还有
19个小时，一名女婴被送达，成为
第一名“岛民”。
6 月 1 日，婴儿安全岛启用，当天
共收容8名婴儿，最小的五天，最
大的五岁。
6 月 4 日晚，面对越来越多的弃
婴，福利院开始在婴儿安全岛附
近设立劝解员。
6月6日，民政部门发布通告，将
联合济南市公安、卫生等相关部
门对婴儿进行仔细甄别、劝阻，并
将严厉打击恶意弃婴行为。
6月11日，安全岛接收了106名弃
婴，这一数字超过去年全年接收
婴儿的总量。
6月 12日，婴儿安全岛“三限”政
策开始实施。市民开放时间从原来
的24小时全开放调整为9：00至17：
00，夜间关闭安全岛。婴儿安全岛
实行身份登记，原则上只接收本市
户籍的儿童。弃婴的年龄也被明确
界定，1岁以上的儿童被拒收。
7月1日，是济南婴儿安全岛“满
月”的日子。婴儿安全岛被围栏紧
锁，房顶三个方向鲜艳的“婴儿安
全岛”红色发光亚克力字已被拆
除。
8月30日，济南市召开全市民政
工作年中分析会。市民政局负责
人表示，既然安全岛是试点，就
不应该轻易放弃，要不断
尝试，在摸索中积累
经验。

开放之初，送孩子的人络绎
不绝。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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